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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美学——艺术美与科学美的融合

[ 作者 ] 刘福智 

[ 单位 ] 郑州大学文学院 

[ 摘要 ]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小学和中学施行了相对完整的传统美育。而在大学，除了艺术院系之外，在文史、理工、农医等各院系基

本放弃了美育。近年来，在部分高校推行了与中学无大差别的美育，另一些高校甚至仅仅处于教育思想转变的阶段而未曾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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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小学和中学施行了相对完整的传统美育。而在大学，除了艺术院系之外，在文史、理工、农医等各院系基本

放弃了美育。近年来，在部分高校推行了与中学无大差别的美育，另一些高校甚至仅仅处于教育思想转变的阶段而未曾启动。所谓传统美

育，就是以音乐和美术为重要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兴趣和美的情操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我国高等院校即便全面施行传统美

育，那也将是一种有缺陷的美育。传统美育以传统美学为其根基，从而造成审美观念的落伍和审美领域的残缺。高等院校美育的新课题，

就是在施行艺术美教育的同时，增设科学美的内容。艺术总是意味着美，这个问题人所共知。而科学中有没有美？这个问题至今尚无一致

的回答。有些人认为，科学只与概念、定律、推理、判断这些枯燥的词语相联系，只与“真”相联系，无所谓美与不美。而伦理学与

“善”相联系，艺术才与美相联系。其实，科学领域中不仅存在着美，甚至蕴藏着多姿多彩的美，科学和艺术拥有种类众多的共同美。因

而，20世纪后期崛起了一门崭新学科--科学美学。从人类文明之初，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艺术和科学总体说来是浑然一体的。到了17世

纪，二者发生断裂。其后，艺术家基本不再涉足科学，而科学家则大多成了局限于某一领域的专家。这种情况延续至20世纪并扩展到大学

教育，使得文史、理工、农医等学科的课程设置呈现专一化和片面性。然而，只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必将不能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

的需求。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率先倡导“沟通文理”的思想。这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重要教育思想。正是

基于这一思想，郑州大学开设了一门崭新的别具一格的美育和素质教育课程--“鉴赏美学--艺术美与科学美的融合”。说它“崭新”，是

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教育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念。蔡元培曾于《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写道：“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

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须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

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

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当时，他发现了在教学中由于文理绝对分隔所产生的弊端：“乃

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

机械的世界观。”（以上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上》29页）他还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

一国文学者，恒不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

中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而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的玄

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见《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一号） 1918年10月，蔡元培正式提出：“为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

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

史、文明史之类）。”（见《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0日）蔡元培先生“沟通文理”的思想在当时未能实现。而今天，不但应该实

现，而且能够实现。培养“兼晓文理”的人才，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今教育事业的迫切任务。一般来说，大学文学艺术专业的学生

缺少有关自然科学的教育；理工农医专业的学生则缺少有关文学艺术的教育。而“鉴赏美学”这一课程则分别弥补了相关的不足，对不同

学科的学生实施相对完整的美育和素质教育。这一课程的重点并不在于介绍各种艺术形式和学科知识，而是在于选择了一个崭新的视点，

以审美者的眼光审视艺术和科学这两大领域，发掘二者共有的美，研究二者的美感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艺术创造和科学创造

的美学规律，用以培养对艺术形象和科学符号具有综合感知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的新型人才。艺术美学相延已久，科学美学涉世未深。而



“鉴赏美学”课程并不属于纯粹的艺术美学和纯粹的科学美学，而是将二者融会贯通，进行综合探讨，这势必突破传统美学固有观念和研

究对象的局限，并由此促进美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更新和发展。这门课程属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范畴，介于艺术、科学和美学的交汇

处，对三者进行综合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是以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学艺术的主要门类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

主要学科进行统一的美的观照，发现并阐释艺术和科学这两大领域的相通之处。时至今日，艺术和科学似乎依然远远地隔离着。一些人依

然认为二者是人类的两种没有太多关联的文明成果。以至于当我们谈及艺术的某些门类和科学的某些学科的时候，例如，当我们谈及音乐

和数学、原子物理学和诗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当然地认为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艺术和科学固然各有其

个性，有着明显的分别；但是二者也有其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始而合，继而分，如今又处于合流并进的进程之中。“鉴赏美学”

课程的宗旨，正在于从探讨艺术和科学的共同美出发，促进二者相互复归和重新融合的历史趋势。呼唤人类文明的灿烂明天。诚然，艺术

和科学，无论就其内容和形态、目的和手段来说，都有着明显的分别。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艺术是千状万汇的，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也千

差万别。每个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一颗不同于他人的艺术心灵，都不可避免地在其创作中显示出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也就绝不会创作出

整齐划一的作品。可以说，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真理。艺术作品通篇充满着民族精神、故土风情、地域特色和

时代面貌，缺乏这些因素的艺术是苍白无力和乏善可陈的。任何艺术作品，不论其大小，也无论优劣，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般说来，

它不允许后人的修补和简化。有多少人补写《红楼梦》，有多少人为断臂维纳斯“接肢”，却始终未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任何一件艺

术品，即便是一件残品，它也是一件成品。任何艺术对象，都不能摆脱艺术家的感情观照。无论是死气沉沉的自然界，还是生机勃勃的生

物界，还是喧嚷纷纷的人类社会，艺术家都报以深切的感情。科学家对待自己研究对象的那种漠然无情的态度和逻辑判断的方法在这里完

全没有用场。英雄和懦夫，警察和小偷，美人和丑八怪，在解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看来，都有着相同的构造；而在文学家看来，却属于

截然不同的群类--伦理意义的不同，社会意义的不同，美学意义的不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伦理学家的语言，社会学家的语

言，美学家的语言，文学家的语言。即便同是美人儿，那美也各各不同：有林黛玉柔弱的病态美，有薛宝钗清丽的端庄美，有杨玉环飘逸

的歌舞美，而艾斯米尔拉达则有一种浪漫的吉普赛式的美。艺术领域充满了个人的因素，艺术不是简单地反映世界，而是反映艺术家眼里

和心里的世界。而科学就不同了。科学对世界的认识，绝不取决于科学家的民族、国籍、以及他的爱好、心境和个人特点。科学真理具有

普适性，它是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精神产品，而且它只能是一种相对真理，它总不是完备的、完美的，总是有待于后人去补充、完善，

甚至修正、推翻。对于常人来说，从人体美术中可以领略到万物之灵无与伦比的美，而任何美女的粉面桃腮在显微镜下看来却足以让人大

跌眼睛。而科学家总是那么冷静和从容，总是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有条不紊地用具有确切意义的尺度去衡量自然界、生物界和人类自身。

感情只能有助于科学家对科学真理的锤炼，而真理本身却不能搀杂任何感情因素。科学家在其科学活动的始终都在表明其个人的存在，他

们的人品、气质、素养、情感都会在其工作中这样那样地表现出来，而这些个人因素只有一处不能表现，那就是科学的最终成果。科学真

理应该排除任何个人特点。然而，所有这些并不能阻止科学真理的内容和形式给人们带来迷人的美感。艺术和科学是如此的不同，从某种

意义上可作这样的归结：艺术是民族的，科学是世界的；艺术是专有的，科学是通用的；艺术是完整的，科学是缺损的；艺术是冲动的，

科学是冷静的。尽管艺术和科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却也不能抹杀它们悠久而密切的关联。艺术创造和科学创造具有不少共性，共性之一就

是这两种活动都要对大量材料进行精细的选择。科学一般不愁没有足够的猜想和假说，问题是怎样才能从那浩若洪流的猜想和假说中筛选

出思想的真金。可以说，科学创造的难点就在于对大量可能性的筛选。所谓科学天才，其实也就是善于选择的人。而艺术何尝不是如此

呢？一位诗人说：“选择--这是诗的灵魂。”一个中等诗人也能写出好的诗句，困难的是消灭诗中败笔。也就是要善于舍弃。一位艺术家

说：“雕塑的杰作也就是一块去掉了多余部分的石头。”困难的是哪些是多余部分的石头，也就是要善于剔除。其实，舍弃和剔除只不过

是选择的另一面。舍弃了败笔就意味着选择了妙笔，剔除了多余部分就意味着选择了精美部分。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是通过浩瀚的方案之海

驶向唯一答案的。艺术创造和科学创造的共性之二，就是这两种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反熵”特性。所谓“熵”，可以定义为混乱程度的量

度。在物质系统的各种变化中，有着向最大熵值变化的趋势，也就是说，物质变化的最大可能性是趋向混乱状态而不是严整状态。所谓反

熵，就意味着创造秩序。艺术创造和科学创造的价值就在于获得某种有序的状态。科学家的智慧使自然界的混乱状态变得井然有序，而艺

术家的天才则使个人的模糊感受变得有条不紊。可以说，音乐就是有秩序的音响，绘画就是有秩序的线条，雕塑就是有秩序的形体，诗歌

就是有秩序的语句。所谓艺术规律，其实就是艺术的秩序，也就是艺术家反熵活动所遵循的信条。科学家的基本工作也是从无序创造有

序。门捷列夫把看来纷乱不堪的各种元素排列成令人一目了然的元素周期表，哥白尼把原先理不清头绪的太阳系排列成以太阳为中心、行

星各行其道的严整星系，而达尔文则把令人眼花缭乱的生物世界编结成一个上下相衔、左右关联的“生物树谱”。他们在发现真理、创造

有序的同时，也就发现和创造了美。可以说，元素周期表、日心说和生物树谱都是科学家的反熵活动所造就的美的精品。“反熵”沟通了



科学家和艺术家各自的创造活动。艺术和科学各有其个性，又有着共性。“鉴赏美学”课程则是从审美的角度探讨艺术和科学，展示人类

两大文化领域的共同美。这是一门崭新的美学课程，也是一门崭新的美育和素质教育课程。不过，它既不属于探讨美的原理和规律的理论

美学，也不属于诸如技术美学、工程美学、建筑美学之类的实用美学，可将其定位于对艺术美和科学美进行比较和鉴赏的一种推陈出新的

美学学科。这门课程并不是艺术、科学和美学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的交叉和融合；它也不是艺术美学和科学美学的简单叠加，而是对艺

术和科学进行综合把握和重新提炼，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展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美。许多美学问题并不仅仅和艺术相联系。例如，黄

金分割问题就是一个与科学、艺术、美学都相关联的问题。这一问题作为美育的内容，必将涉及科学和艺术这两大领域。黄金分割本是一

个数学比例，2000多年来，这一比例对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理论美学、形式美学、实用美学等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既显

示出艺术美，又显示出科学美。黄金分割原理最初运用于建筑和雕塑。公元前4世纪建造的古希腊帕提侬神庙，其高大严整的大理石廊

柱，根据黄金分割法则分割庙宇的高度，显示出庄严肃穆的美感。世界上许多著名建筑，诸如埃及胡夫大金字塔、印度泰姬陵、中国故

宫、法国巴黎圣母院等等，在构图设计方面，都有意无意地运用了黄金分割法则，以图取得造型美。古希腊女神维纳斯塑像和太阳神阿波

罗塑像，为了使其形体更美，都有意加长塑像的双腿，也是为了符合黄金分割法则。后来，这一法则又被用于绘画艺术，例如布洛克的

《山林女神奥利雅得》、普珊的《睡着的维纳斯》、委拉斯贵支的《维纳斯与丘比特》以及中国著名画家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詹建俊

的《狼牙山五壮士》等，都是经过画家的精心构思，把作品的主题重心设定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从而获得动人的美感效果。在科学技

术和生产工艺方面，黄金分割法则的应用更为广泛，它似乎有着难以理解的魔力。一座建筑物的立面结构，一组建筑群的平面布局，飞机

机身和翼展的长度比例，汽车车厢的三维度比，以及窗框、衣柜、写字台、玻璃板、讲义夹、学生证、扑克牌、香烟盒、火柴盒、名片、

照片、电视机屏幕等等大量采用矩形外形的物品，往往使其宽度和长度的比例符合黄金分割法则。科学中也存在美--黄金分割问题就是这

一论断的著名例证。这属于科学美之中的“比例美”。除此而外，科学领域中还存在着其他丰富多彩的审美内容和形式。如果高等院校美

育课程增设有关科学美的教育，必将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而且也会弥补传统美育之不足。 “鉴赏美学”课程是从众多的角度来展示艺

术和科学这两大领域的共同美的。例如，从诗词对仗和人体对称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对称美；从数字和线条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精确美；

从朦胧诗和模糊数学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模糊美；从音乐旋律和元素化合价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对应美；从格律诗和生物钟展示艺术和科

学中的秩序美；从艺术虚构和科学假说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空灵美；从小说推理和数学求证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逻辑美；从音乐音阶和元

素周期表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周期美；从绘画的线条和生物的进化展示艺术和科学中的动态美；从音乐曲调和数学比例展示艺术和科学中

的联系美，等等。这门课程横跨艺术、科学和美学三大领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此有关的研究，在国外，仅有英国和俄罗斯的个别

学者对科学和艺术进行比较研究；在国内，则有个别学者对科学美学思想史进行归纳研究；另有所谓“技术美学”，则是关于某些实用技

术与美学的交叉研究。“鉴赏美学”课程与以上这些研究，在探讨的内容和领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均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仅以审美

者的眼光流连于以往的艺术形式和科学成果，而且注视当今的崭新艺术领域和科学前沿阵地，具有时代性、前瞻性和前沿性的特点。鉴于

课程的“鉴赏美学”定位，教师始终明确并坚持引导学生探讨和鉴赏艺术和科学中的一系列赏心悦目的美。在课堂讲授中，采取灵活多

样、新颖有趣的教法，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图文并茂的效果。在讲授过程中注重声情并茂，以抒情散文的语调娓娓叙谈关于艺术美和

科学美的问题，使传统的宣讲教材加黑板板书的授课方式变为当代崭新的声、光、电的综合展示。并且，有计划地安排一系列“艺术美”

和“科学美”鉴赏课。在“中西名曲”音乐鉴赏课中，不仅引导学生欣赏音乐的旋律美、节奏美、和声美，进而理解音乐美中的声学原理

和数学因素。在“中西名画”鉴赏课中，不仅引导学生欣赏绘画艺术的线条美、色彩美、构图美，进而理解色彩学的补色原理以及拓扑学

知识。在中国戏剧鉴赏课中，不仅引导学生欣赏戏剧的唱腔、道白和舞蹈动作，还进而介绍中国戏剧主要剧种的演变史及其艺术特色。在

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对每一件文物都应作为艺术美和科学美相融合的结晶来鉴赏。每次鉴赏课和参观之后，还组织学

生举行相关的讨论并撰写短篇论文。这种丰富多彩、深入浅出、广征博引的授课方式，对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和提高学生的美学修养都多

有裨益。 “鉴赏美学”这一课程，其新颖的适合青年学生需求的跨领域的教材内容和灵活多样的授课方法，在大学美育和素质教育中开

拓出一片新天地。纵观人类文明史，艺术和科学的相互关系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进程。撇开二者浑然一体的时期不谈，艺术和科

学相互疏远、分道扬镳的数百年间则值得关注。1543年，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天体运动说》的发表，引起了自然科学和神学的分

化，或者说，自然科学从神学之中获得了解放。这种分化和解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750年提出“美学”这一概念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

通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造成了艺术和科学的分化和“断裂”，而德国美学权威黑格尔认为二者很少有共同之处，甚至把科学

排除于美的视野之外，甚至对自然美也颇为轻视。这样，艺术和科学之间的鸿沟也就越来越深，艺术家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也就越来越



少，以至于到了牛顿力学鼎盛时期，艺术家基本不再涉足自然科学，而科学家基本不再留意艺术领域。这时，能够在自然科学不同学科纵

横驰骋的科学巨匠已经堪称凤毛麟角，而学兼艺术和科学并在这两大领域做出成就，已经基本不再可能，被恩格斯由衷赞叹的文艺复兴时

期那种“巨人”式的人物也就无由产生。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末期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艺术和科学的分化和隔绝并不能简单地用社

会分工日益精细化这一原因来解释。其实，艺术和科学是互相需要、互为补充，能够超越各自的领域，携手走向共同的繁荣。或许可以

说，艺术和科学在文艺复兴运动到20世纪初期这一历史阶段的分化和断裂，在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它们各自的发展。这400年，无论是

艺术还是科学，都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不过，与人类早期艺术和科学浑然一体的情形不同，今天所呼唤的二者在更高层次和当

代水平的复归与合流，必将使人类文明迈出空前巨大的步伐，实现本质意义上的飞跃。实际上，艺术和科学在历史上的分化和断裂，无论

从实质上还是从现象上来看，从来也不是绝对的。二者看似遥远，却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以降，尽管艺术家能在科学领域

有所成就的情况极为罕见，可是保持着某种艺术爱好的科学家却并不绝无仅有。原本浑然一体，后来分道扬镳的艺术和科学，近百年来，

其复归合流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了艺术和科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不仅一系列交叉学

科和综合艺术应运而生，而且艺术和科学相互沟通和重新综合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在当今时代，离开科学思想和科学家的形象，就无法想

象会有一部新的《人间喜剧》问世。一位文学家说：今天“如果诗人听不到血液循环系统中海拉克里特宇宙和示踪原子运动的音乐和节

奏，他就不是当代诗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都须要向对方吸取营养。当代尖端的科学技术正在促进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发生革

命性变化。乐器数据库可以使一位音乐家在控制台前代替一支大型交响乐团演奏；电脑也能广泛地用于音乐演奏，又能应于弈棋、绘画、

雕塑以至于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分析等等。科学正以空前巨大的步伐进入艺术领域。当代艺术也正积极地向科学领域渗透。住宅建筑、园

林建设、各种工业品以至于航天飞机的设计，无不体现着当代人类的审美情趣。其历史并不长久的科学美学已经分化出理论美学、实用美

学、鉴赏美学等等不同的门类，从科学和艺术的综合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工程美学、建筑美学、装饰美学等等，正在建构科学技术美学的完

整学科体系。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协同论以及耗散结构论等现代科学技术理论不仅已经应用于艺术创作和研究，同时也把

艺术作为素材用以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艺术和科学之所以能够沟通和融合，其本质因素在于：无论艺术，还是科学，都是通过某种媒介的

形式或结构来表现精神意蕴的一种方式。艺术和科学，是人类创造能力的最显著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最有力的见证。人类之所以称

为万物之灵，就在于它具有发现真理和创造美的能力，其他生物从真正意义上来说都不具备这种能力。蝴蝶亮翅，孔雀开屏，不过是为了

吸引异性，而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美，也不过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们能够利用美，很难说能够创造美。发现真理和创造美的能力，也

就如同思维和语言能力一样，成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分水岭，成为人类的伟大之处。没有真理和美的地方，也就没有任何伟大的东西。而

真理的发现要依靠科学，艺术则能带来美。如果综合发挥艺术和科学的优势，必将会促进人类文化的巨大进步。当人们的视野不断扩展，

观念不断更新的时候，所有传统的思想观念都必将经受考验。那种囿于一域、目不旁视、耳不旁闻的所谓“专家”，绝难适应未来人类文

明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进程。当前所看到的艺术和科学的相互引进和促进还只能算是开端，艺术和科学未来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限量的。21世

纪人才的基本素质必然要求同时具备对科学符号和艺术形象的综合感知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那么，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弥补传统美育的

缺陷，对青年学生进行艺术美和科学美的综合熏陶，便历史性地成为今天教育部门崭新而重要的课题了。每个国家和民族，当它们提起自

己的优秀儿女的时候，总不会忘记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字。美国人不会忘记卓别林和爱因斯坦，丹麦人不会忘记安徒生和玻尔，波兰人不

会忘记肖邦和居里夫人，英国人不会忘记莎士比亚和牛顿，拜伦和达尔文，德国人不会忘记歌德和高斯，康德和莱布尼兹，法国人不会忘

记巴尔扎克和拉普拉斯，雨果和伏尔泰，俄国人不会忘记普希金和罗蒙诺索夫，托尔斯泰和门捷列夫……当然，中国人不会忘记屈原和张

衡，李白和张仲景，曹雪芹和祖冲之，不会忘记鲁迅、聂耳、齐白石，李四光、钱学森、陈景润，也不会忘记杨振宁、李政道、丁肇

中……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并热烈呼唤能在艺术和科学两大领域纵横驰骋的大家和“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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